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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普鲁斯特凭记忆追寻似水流年、探寻幸福的本质一样，2014 年度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帕特里克·莫迪亚诺（Patrick Modiano，1945 —）亦擅长运用“记忆的艺术”，以实现对人的存
在根源、身份“探寻”，乃至历史记忆与人类命运的思索。就莫迪亚诺的文学研究而言，柳鸣九
指出莫氏文学旨在探求一种“回忆的本能”，表达追昔怀旧与“俱往矣”的基调（368 —69）；
余中先提炼出“追寻往昔的记忆”、“侦探模式与回忆碎片”等文学主题与手法（287 —99）；万
之则重在探讨其抵抗“失忆”的“记忆”功能与技巧（9 —12）。不过，与中国学者大多关注莫
氏文学的主题寓意与记忆叙事之间的问题不同，法国研究者更多地关注到莫氏“记忆文学”的
表现与功能。巴蒂斯特·胡（Baptiste Roux）站在叙事美学的角度，探讨莫迪亚诺小说的记忆建
构（152 —215）；布鲁诺·布兰克曼（Bruno Blanckeman）聚焦其文学的历史与伦理脉络，探讨
莫迪亚诺文学叙事的记忆形态与功能（51 —134）；亚历山大·杰芬（Alexandre Gefen）则从叙
事学的角度就莫迪亚诺式的“梦幻混乱综合症”展开解析，以揭示其“回忆过去”的实质、功能
和意义（105 —11）。不言而喻，这一系列研究展现了多学科的研究视角与交叉性的研究方法，
为“记忆文学”研究提供了非常重要的理论与方法的启示。
事实上，“记忆研究”已成为 20 世纪以来学术界越来越关注的一大主题。尤其是到了 20
世纪后半期，法国历史学家皮埃尔·诺拉（Pierre Nora）的三部七卷本巨著《记忆之场》（Les 
Lieux de Mémoire，1984 —1992）提出了实在性、象征性与功能性的“记忆之场”理论（20），
引发了史学界的“记忆转向”。最近数十年来，记忆研究“获得人文科学、社会理论与文化研究
的广泛青睐，尤其是在社会学、历史学、人类学、文学批评、文化研究领域开花结果”（陶东风
13）。面对这一新的研究范式，进一步审视中法两国学者的莫迪亚诺文学研究，我们不禁提出
疑问：莫迪亚诺擅长“记忆的艺术”，其文学创作是否也存在所谓的“记忆之场”？莫氏的记忆
空间是否与诺氏的“记忆之场”相互吻合，还是别具一格，具有自身的独特性？
针对这一系列问题，首先可以借助诺拉“记忆之场”的理论框架，尤其是这一概念所具有
的实在性、象征性、功能性的特质，来审视莫迪亚诺的文学创作，特别是其初期的“占领时期
三部曲”，即《星形广场》（A Place de l’Étoile，1968）、《夜巡》（La Ronde de nuit，1969）、《环城
大道》（Les Boulevards de ceinture，1972），中期的《暗店街》（Rue des Boutiques Obscures, 1978）、
《多 拉· 布 吕 代》（Dora Bruder，1997），后 期 的《青 春 咖 啡 馆》（Dans le café de la jeunesse 
perdue，2007）、《夜的草》（L’Herbe des nuits, 2012）、《这样你就不会迷路》（Pour que tu ne te 
perdes pas dans le quartier，2014）等一系列作品，或许由此可以推导出莫迪亚诺文学中“记忆
场所”的基本特质：始终不曾遗忘的“记忆城市”——永恒的巴黎；作为“生命载体”的记忆
世界——自个人、犹太人到整个人类的生命书写；作为“仪式”的记忆书写——以历史与生命
为对象的祭奠。换言之，基于这样的阐释，我们可以将记忆城市、记忆世界、记忆书写，也就是
将巴黎、生命、仪式等一系列概念串联起来，从而构建起莫迪亚诺独有的“文学生态空间”，而
这一空间将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刻地理解莫氏意欲传达的文学内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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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作为“记忆城市”的永恒巴黎
何谓“记忆之场”？皮埃尔·诺拉并没有在一开始就针对它展开理论性的诠释，而是突出
强调了它作为“实在”的存在。“记忆之场”处在记忆和历史之间，它既不是记忆本身，也不属
于历史，而是由记忆和历史“交互影响”而构筑起来的实存性的空间（20）。就此而言，莫迪亚
诺的文学创作不少是基于“占领时期”的历史、具有独特的符号性的“巴黎”。事实上，围绕莫
迪亚诺小说创作的“巴黎情结”，有研究者曾提到莫迪亚诺建构起了以巴黎为主的、多层次、二
元对立的“全息结构”，并指出这样一个“有序的自然空间地点分布规律图”实质上潜藏“在莫
迪亚诺的小说深层或他的意识世界”之中（冯寿农 338 —54）。借助这一阐释，我们可以了解
到“巴黎”是莫迪亚诺挥之不去的一大意象。
作为“空间”性的实存，巴黎在一开始就呈现为一个“记忆空间”。以处女作《星形广场》
为例，作品题词写道：“一九四二年六月，一位德国军官走向一个青年，问他：‘对不起，先生，星
形广场在哪儿？’那青年指了指他的左边”（《星形广场》题词）。在此，莫迪亚诺点示了一个细
节：青年的“左边”，这究竟指的是什么？依照冯寿农的翻译，所谓“左边”，是指青年的“左胸
部”，即佩戴“星形徽章”之所在（340）。据历史记载，星形广场位于法国巴黎市西北角，乃是
凯旋门的所在地，是巴黎人庆祝胜利、歌颂英雄的象征所在。但是，若我们看到接下来的“犹
太人故事”，则会联想到 1942 年巴黎被纳粹德国占领时期犹太人的悲惨命运。小说的尾声，主
人公在幻觉中再次落到盖世太保的魔掌之中饱受折磨，最后在“星形广场”被处决。换言之，
巴黎在莫迪亚诺文学中的首次登场，并不是以一个“凯旋”的方式呈现出来，而是作为“危险”
的记忆空间，反讽式地与犹太人的悲惨存在与命运结合在一起。
巴黎的“空间性”具有深刻的内在矛盾性：它既是美好的象征，亦是丑陋的根源；既是故
乡式的、令人眷恋的地方，亦是地狱般的、令人窒息的牢笼。以《夜巡》所构筑的场所为例：一
个是位于 16 区，代表盖世太保的契玛罗萨广场乙 3 号，是邪恶的场所；一个是位于 15 区，代表
抵抗组织“地下骑士团”的布瓦罗贝特街，是正义的存在。小说的故事就是在这两个区域之
间、在巴黎塞纳河两岸徘徊游荡，处在一个现实与幻想极度矛盾的空间之中。莫迪亚诺重点描
写了夜色下的巴黎：“香榭丽舍大街的路灯像从前那样闪现。……远望去，这是最宏伟的大街，
然而它却是巴黎最肮脏的地方之一”（63）。在此，莫迪亚诺也提到“冒险家、非法堕胎者、工
商业骗子……都围着总督、菲利贝尔先生打转”（63）。这是一批“鬼影”（64）的存在，无法
逃脱的“我”就这样“被拖进了罪恶的勾当里”（67）。而到了小说的最后，主人公提到离别巴
黎时的心绪：“我喜欢这个城市。她是我的故乡。我的地狱。我年迈、粉面的情人”（113）。在
此，巴黎这一空间的双重性得以展现，现实与想象、记忆与当下、爱与恨的情绪在此重叠，善与
恶的身份游离不定，由此构建起莫迪亚诺式的荒诞情结。
如果说“星形广场”代表了巴黎的“核心地带”，“夜巡”是自这一核心向周边扩散，乃至
“逃离”的行为方式的话，那么“环城大道”则代表了巴黎的“边缘地带”。小说《环城大道》提
到的场所乃是一个位于巴黎边缘的，可以“呼吸新鲜空气”、“随便闲聊”、欣赏“幽静深邃和林
木之美”（117）的地方。但是，这样一个边缘性的存在并未脱离中心，而一直是“中心”的延
续。正如主人公所真切地意识到的：“一股来自巴黎腹心的神秘潮流，把我们一直带到环城大
道。”环城大道就是巴黎的中心地带抛弃“垃圾和泥沙”的所在。——尽管巴黎采用“胜利者
的名字”来命名这样的“尚未定型的地点”（108）。换言之，边缘无形地受制于中心，中心被
邪恶所占领，原本美好的边缘亦被不断侵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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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迪亚诺“占领三部曲”的标题即明示了巴黎这一城市的地理空间，是“实在性”的空间
存在。但是，正如《青春咖啡馆》的创作谈中所说的，“我生活过的巴黎以及我在作品中描述的
巴黎已经不复存在了。我写作，只是为了重新找回昔日的巴黎，这不是怀旧，因为我一点也不
怀念从前的经历。我只是想把巴黎变成我心中的城市，我梦中的城市，永恒的城市……”（金
龙格 145 —46）。由此可见，在莫迪亚诺的笔下，巴黎就是具有文化符号与情结象征的记忆场
所。作为“文化符号”，如同福克纳笔下的约克纳帕塔法县、莫言的高密乡一样，莫迪亚诺意图
构造的巴黎与真实存在的巴黎并不完全对等重叠，而是臆造出来的第三空间。基于巴黎这一
记忆场所的莫氏文学创作，重点不在于记忆，亦不在于历史，而是处于记忆与历史之间的“城
市记忆空间”，即符号性的巴黎；作为“情结象征”，与波德莱尔眼中交融着女人与死亡意象、具
有现代基质的“巴黎意象”（本雅明 21）不同，我们可以揣摩出莫迪亚诺的“巴黎情结”：一个
自中心（邪恶）向边缘（静美）无限扩张的城市；一个美与丑相互交融、故乡与地狱混合一体、
明与暗的象征不断交替的“记忆场所”，而生命就在这样的矛盾空间之中潜行。
二、 作为“生命载体”的记忆世界
依据诺拉的阐述，“记忆之场”不仅是一个实存的空间，也是一个“象征性”的存在，是
“承载着一段历史的纯粹象征化的现实”（76）。《记忆之场》的副标题为“法国国民意识的文
化社会史”，即将“国民意识”视为记忆之场尝试构建的“象征”目标之所在。借助这一范畴
来把握莫迪亚诺的文学创作，我们可以确认“记忆之场”具有扎根于历史与传统、纯粹象征化
的内涵。就莫迪亚诺而言，巴黎这一“城市的每个街区、每条街道都能唤起他的记忆……常
常同一条街道与您连续的几段回忆联系在一起，因而城市成了载体，您整个的人生都在记忆
的城市里逐层展开，仿佛您可以在隐迹纸本上辨认出重重叠叠的文字”（Patrick Modiano—
Conférence Nobel）。在此，巴黎不仅承载了“占领时期”这一莫迪亚诺“似曾相识”的历史，而
且还成为承载他自身乃至他人生命轨迹的象征化的现实，带有潜在叩问我们“从何而来”、“我
是谁”，“将去往何处”的生命烙印。
首先，基于“永恒巴黎”这一记忆城市，莫迪亚诺在《星形广场》扉页提示了“犹太人故
事”，并讲述了犹太人在巴黎“占领时期”的悲惨命运，事实上就是将“犹太人”的存在与命运
作为历史记忆的对象来加以呈现。通过主人公无法安定的生存困境，展现了身份不确定的苦
痛；通过主人公四处漂泊之后最终尝试返回以色列寻找家园，蕴含了犹太人与作家自身对存
在根源的质问与探寻。到了《环城大道》，莫迪亚诺则通过巴黎边缘地带的记忆空间，将寻根
行动进一步具体化为对父亲的探寻。法语中“父亲”（le père）与“祖国”（la patrie）来自同一
词源，因此“寻找父亲”亦包含着寻找自我、寻找祖国的多重性内涵，皆指向寻找根源。在《环
城大道》的题词中，莫迪亚诺借助兰波（Rimbaud）的诗句提到“若我个人历史中也含有法兰
西历史的某一点该有多好！没有，一点也没有”（扉页）。如果说“我”的历史与身份之中不具
有法兰西民族性，那么，“我”的历史与身份归属是什么？通过《星形广场》中的犹太人、《环城
大道》中的“父亲”与“我”，事实上，莫迪亚诺坚持不懈追问的，正是关乎“从何而来”的存在
性问题。
其次，“我是谁”，亦是莫迪亚诺始终追问的一大问题，尤其是三部曲中《夜巡》所展现的
作为“双重间谍”、处于两难之境的主人公（冯寿农 173）。这一象征主题到了中期创作的《多
拉·布吕代》则更为突出。小说之中，莫迪亚诺由巴黎的一条街道出发来调查追溯主人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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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世经历：在《巴黎晚报》上刊登的寻找多拉·布吕代的启事，最后标示出了“联系人的地
址”——“奥尔纳诺大街 41 号，巴黎”（1）。这一精确的地址与被遗忘的普通生活恰恰形成
了一种嘲讽式的反衬，普通人亦不如一条街道有名有实。不仅如此，通过这条街道，“我”开
始了“我”自身的回忆：既回忆起“小时候，我常常陪母亲去圣图安的跳蚤市场”（1），又涉及
“1958 年 5 月十字路口被卫队把守的阿尔及利亚事件”，还提到了“我”的青年时代，即“1965
年冬我和女友曾经就在奥尔纳诺街区居住”（2）的记忆。在此，正是由这样一条看似普通却
承载着众多不同生命轨迹的街道开始，“我”为多拉探寻、臆测或曰演绎、重构生命与身份。而
多拉的身世经历亦牵引出对“我”自身乃至与多拉同时代的犹太人的身份、特殊的历史境遇与
命运的回溯，这一莫迪亚诺的“既视”式回溯，确证了巴黎奥尔纳诺街 41 号等街道正是其笔下
重要的记忆场所。由此，莫迪亚诺也实现了将历史重叠式、碎片化的重构聚焦于“多拉”这一
个体的、微观的视角之下，并进而叩问了作为普通人而存在的“我是谁”的深刻主题。
第三，我们究竟“生而为何”，又将“去往何处”？如果说《暗店街》象征着持续性的探寻的
话，那么到了《青春咖啡馆》，莫迪亚诺则将对生命真谛的追问推向了一个新的层次。主人公
露姬生前一直陷入存在的迷茫之境，“生而为何？”她经常出现在巴黎的孔岱咖啡馆，她总是从
最窄的、被称为黑暗之门的那扇门进出，她总是在小厅最里端的同一张桌子旁落座（1）。莫迪
亚诺一开始就给露姬披上一层神秘而孤僻的外衣。孔岱咖啡馆成为她生命历程的重要见证。
在她死后，正是那些在孔岱咖啡馆与她有过谋面或交往的人对她进行了不同角度的回忆。露
姬为什么会走向死亡？这是一个关乎生命的谜。她在巴黎不同的街道逃离、出走、漫步与迷
失，在尝试了婚姻、家庭、情人、毒品的种种慰藉之后，依旧茫然若失，无法明白到底什么是自
己想要寻求的，依旧不知道什么是幸福。莫迪亚诺借助主人公之思，反复追问“您找到幸福了
吗？”（81）。然而这一对于存在意义与价值观的探寻始终无果。露姬最终以跳楼自杀来结束
无解的追问，就似一个猛烈的休止符让一曲原本美妙动听的乐音戛然而止，不过余音却在回
荡，“那么，您找到您的幸福了吗”（81），“将去往何处”，露姬的困惑与迷失并未因死亡而终结，
这一未解的难题正是莫迪亚诺内心的盲点，亦是整个人类探寻生命意义与价值的永恒之问。
就“生命载体的记忆世界”这一主题而言，可以说在莫迪亚诺的笔下，生命就是记忆，生
命将走向虚无，记忆却成为生命的痕迹。借助巴黎街道、咖啡馆这样具有象征内涵的空间，莫
迪亚诺向我们呈现了自身的记忆世界，展现了他对记忆、历史与生命存在之根本问题的关注。
莫迪亚诺曾在《暗店街》中塑造了“海滩人”的经典意象，深刻揭示了历史长河之中人的生命
短暂存在的意蕴。不仅是“海滩人”，在其笔下，旋即消逝的水汽、尘埃、幻影都直接指向昙花
一现般的生命，“某一天从虚无中突然涌现，闪过几道光又回到虚无中去”（49）。或许正是基
于如此的人生感慨，莫迪亚诺不停回望过去，仿佛只有追忆过去，才能证实自我的生命存在。
三、 作为“仪式”的记忆书写
依据诺拉的理论，“记忆之场”具有“实在性”、“象征性”与“功能性”的特性（20）。“由
于不再有记忆的环境(milieux de Mémoire)，所以才有了记忆之场”（4）。记忆之场乃“是无
仪式的社会的仪式，是去神圣化社会中的短暂的神圣性”（10）。事实上，诺拉论述“仪式”
与“神圣”之际，应该是在对过去的民族主义、帝国主义、国家的无上权力和普遍主义提出
质疑，在展开解构的基础上谋求的一种新的重构，指向的是“将这些记忆之场变成我的法兰
西，每个人的法兰西，所有人的法兰西”（86）。与诺拉的“记忆之场”仿佛存在着一种莫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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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契合，莫迪亚诺文学创作的“记忆场所”聚焦在巴黎这一充满符号性、象征性的空间，无
形之中将自我的身份、犹太人的生命、人类的不可捉摸的命运融入其间，似乎树立起了一个
“记忆”的“仪式”。
首先，巴黎的大街小巷无疑是极为重要的记忆场所，然而莫迪亚诺并不止于此，他还赋予
其他各式的表征性符号以“记忆场所”的内涵，尝试建构起一种文学书写的探寻“仪式”。在
此，“人名录”、“电话号码簿”成为一种代表性的符号。莫迪亚诺在《暗店街》中将“各类社交
人名录和电话号码簿”（1）作为故事发展的重要线索。所谓“人名录和电话号码簿”，即指记
录下人的姓名、地址与电话号码的本子，这些信息构成人与人之间联系对话的可能性，而且
还是人存在或者留存过世间的明证之一。犹如奥西普·曼德尔施塔姆（Osip Mandelstam）在
《列宁格勒》中的呼喊：“彼得堡！我还不想死——还不！ /你知道我的电话号码。/彼得堡！我
还有一本地址簿，/通过它我将听到死者的声音”（128）。莫迪亚诺在诺贝尔获奖感言之际深
有感触地提及此诗。他亦不无深刻地指出人名录、电话簿“为许多人、许多事编了目录，它们
是逝去世界的唯一见证”，因而将之称为“最宝贵、最动人的书库”（1）。“人名录”、“电话簿”
的设定表面上看是一种断裂的记忆存在，但实质上发挥出了接续性的功能，从而使主人公的探
寻成为可能，并寄寓主人公的寻我与寻根行为以一种庄重、深沉、悲怆、命定的仪式感，即这样
的探寻象征着人类必将进行这集体无意识的、永不停歇、永恒轮回的、认知性与精神性的“探
寻仪式”（翁冰莹、冯寿农 130）。
其次，如果说“人名录和电话簿”构成了探寻仪式的重要记忆场所，那么，记事本、档案资
料则成为莫迪亚诺抵抗遗忘与虚无的“记忆场所”。正如诺拉曾经提到，教科书、遗嘱等一类
的存在会作为“仪式”的对象而进入到“记忆之场”。这样的记事本、档案资料也成为一种祭
奠“记忆”的仪式。小说《夜的草》正是以一本“黑面记事本”为开头的，由这个记事本而引
出往事。在追述五十年前这段往事的过程中，“笔记本”以及警察局留下的有关主人公的“档
案资料”成为编织作家“我”与神秘女子丹妮之间一段遭遇的重要线索——笔记本是“铁证”
（1），档案资料为佐证（29）。其中的一些人生轨迹较容易忆起，但另一些则被时间与遗忘所掩
埋，它们就像来自远方的“摩尔斯电码”，“已经彻底消失，无迹可寻”（2）。彻底消失与无迹可
寻，即为坠入虚无。到了小说《这样你就不会迷路》，莫迪亚诺亦反复感慨：“随着时间的流逝，
过去变得如此朦胧……仿佛太阳下消散的一团水蒸汽”（5）。这种对身份与存在的虚无感贯
穿莫氏的创作。自《暗店街》的第一句“我什么也不是”这一出于主人公遗忘症的“虚无感”
起，随后的作品都或多或少地呈现了人物的“忘却”性精神状态，人物总是处在与遗忘和虚无
的斗争之中。在此，莫迪亚诺试图阐述的，即在于构筑起一种运用“记忆与遗忘、现实的残片
与幻想的光芒”（《夜的草》封面，西尔薇·热尔曼）来抵抗遗忘与虚无的仪式。
第三，与人名录和电话簿、记事本和档案资料不同，“老照片”似乎更保留了一个“仪式”
感，成为存在于历史与现实之间并使“仪式”重塑成为可能的媒介。《环城大道》之中，莫迪亚
诺借助一张老照片引出父亲的身世经历、父亲与“我”的故事（2）。到了《暗店街》，“我”则通
过照片来反复辨认自我的形象，确认自身存在的身份（27 —28，65，85）。《多拉·布吕代》之
中，莫迪亚诺借助几张老照片记录下多拉的出生与成长（25 —27），《青春咖啡馆》之中的摄影
师也是通过几幅照片留下了露姬的青春倩影（2 —3）。一言以蔽之，“老照片”亦成为莫迪亚
诺所热衷的记录生命、形象与风景的图式叙事的记忆场所。通过这一记忆场所，小说在虚与实
之间自然切换，让我们在莫迪亚诺与主人公“我”一起试图编造的各种生命经历中，真切地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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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到“不要以为我是出于兴趣才写的，其实我别无选择”（《环城大道》103）的困苦，体会“我
仍然摆脱不掉这些记忆”（116）的精神性使命感。不言而喻，“老照片”指向的正是被碎片化、
记忆化的历史。在此，莫迪亚诺通过照片的“既视”式记忆，传达出针对过去的一种难舍情怀，
或者一种旨在祭奠往昔与生命的使命感。
步入记忆场所的内在世界，我们可以提炼出巴黎、巴黎的街道、人名录、电话簿、记事本、
档案资料、照片等一系列碎片化的存在，它们乃是莫迪亚诺文学创作中恒定不变的元素，或成
为断续性承载时空转移并具有穿越时空性的媒介，或成为容纳生命轨迹的空间，或成为精神性
探寻、抵抗遗忘与虚无的所在，而这一切皆指向了“祭奠人类历史与生命的仪式”。就此而言，
莫迪亚诺构筑的“记忆场所”具有“仪式”的功能，它不仅是个体性的文学创作，更具有构建起
以人类共同体为核心的终极关怀。
站在“记忆文学”的立场，我们可以借助诺拉的理论树立起一个莫迪亚诺式的“文学生态
空间”，即由“实在性”的记忆城市巴黎、“象征性”的生命载体、“功能性”的祭奠历史与生命的
仪式书写所构筑起的“记忆场所”①。莫迪亚诺超越了传统建构的“庞大叙事”，借助“记忆场
所”这一文学生态空间，通过将各个实在性、象征性、功能性的存在融聚到“记忆场所”，并将
自身的文学创作设定在不断探寻与思索的动态结构下，从而突破了个体存在、民族存在的桎
梏，由此也就与诺拉的立场，即“将记忆当成历史研究的对象，以解构神圣化的历史。但最终
的结局仍然是回到了原点,历史以新的形式继续为民族神话服务”（沈坚 219）产生了显著的
不同。就这样，莫迪亚诺将犹太人身份、普通个体存在、人类命运等一系列主题凝聚在一起，
指向“整个人类的存在与命运”，在揭示出“人类命运”难以把握的同时，亦使我们感受到文学
的慰藉与生活哲理的启示。
事实上，审视近两个世纪的记忆文学，与普鲁斯特“意识流”式的年华追忆、尤瑟纳尔将
历史文献与想象虚构结合的回忆、勒克莱齐奥作为叙事生成力与创造力、岛屿风景与生命归属
的记忆②不同，莫迪亚诺则是通过“既视式”记忆艺术、指向“人类命运”的“记忆场所”建构
起了独特的“记忆文学”。这样一个“记忆文学”的建构，既区别于同时代的文学者，又使之继
承并发扬了“记忆文学”的传统。就此而言，莫迪亚诺的真正定位不止在于所谓“新寓言派”
的观念之中，也不止于在新世纪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的殿堂里，而应该说更在于一个具有创新
意义的“记忆文学”的谱系之下。
注解【Notes】
① 在此，我们采用“记忆场所”一词，一是为了明确莫迪亚诺的“记忆场所”（Memory Realms）与诺拉的“记
忆之场”（Les Lieux de Mémoire）之间存在的关联性；二是为了凸显莫迪亚诺的文学生态空间，即“记忆
场所”的独特性。
② 围绕勒克莱齐奥与记忆文学的问题，可以参考樊艳梅、许钧：《风景、记忆与身份——勒克莱齐奥笔下的
“毛里求斯”》（《外国文学研究》2017 年第 3 期），许钧、高方：《试论勒克莱齐奥小说叙事中的“记忆”——
基于〈寻金者〉的分析》（《外国文学研究》2016 年第 1 期）的系列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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